             第十章  兒奔生，娘奔死
   其實，那次柳其畅来和平路当众把我脸皮撕破，是為我做了件好事，我干脆在和平路生根了，这一生，就是二十二个月。

七八年，老柳来过一信，他说旧的一年过去，生命中不再会有一个“戚戚”年（七七年，我们结婚）了，新的一年里，他的洗相生意极好，日均收入在五元以上。他想替我订牛奶，负担我生活费，但要我回去。那時，每日五元的收入可以过上等人的生活了，他想以此吸引我回心转意，他太不了解我了。

不久，他又来一信，说他去山城宽银幕看了场电影，整个电影看完，不知所云，脑子里只留下了片名：《难忘的人》。他说，走了这麽久，柳晴平时从不提我，兴许已经把我忘记，及至有一天，他突然问父亲齐阿姨为什么还不回家？老柳说，他惊愕不已，这么小的孩子，心底里也蕴积着丰富的感情。

看完老柳的信，我深受感动，是啊，难忘的人！马上跑到“爱你”的男人那里去了。我走到七星岗，一车坐到两路口，他的相摊就在那里。

所谓相摊，其实没有摊，只是把作招牌用的相框挂在小巷口的墙上，人则卫士般站在巷口。遇到有人进出，老柳得从这一人巷里走出来让路。街上车辆繁忙，人头躜动，尘埃滚滚，露天下這樣守生意是很辛苦的。如果天气恶劣，特别是下起弯脚杆雨，人无处遮蔽，只有提前收摊，回家洗照片又是一番忙碌。我对老柳的生存技能和与各种恶势力周旋的能力甚为欣赏，这正是我最缺乏的。

赶到相摊，老柳正抱着双臂，站在离摊子数公尺远的街上同他的两个右派难友谈天。那里是两路口最繁华的地段，四周全是气派的商店，这个破相摊夹在中间，好比乞丐站在大富翁身边，顯得特别刺眼可怜。但老柳很振作，他一貫穿戴得整整齐齐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挺精神。看见有另外两个男人同他一起，我就在附近停了下来。

老柳转过脸看了我一眼，又转过身去聊天了。这一眼，看不出与看任何一个不相识的过路人有什么不同，既没有笑一笑点点头，也没有挥一挥手示意我等一下，仍然是一副有你不多，无你不少的味道。倒是他的两位友人都转过头来对我笑笑打了个招呼。

那天，天气很好，太阳很明亮，但我的心顷刻间阴沉下来，我的满腔热情被他冷漠的一瞥浇熄，都弄不清自己赶到那里去，究竟為啥？

呆了近十分钟，他还没有过来，我逃也似地回到和平路。

我认为相爱的人，分离後会深深地思念，相见时恨不能马上拥抱，不管周围有多少陌生人；我认为相爱的人，不管在外面碰上多少烦恼与失意，回家见到了亲人，哭脸变成笑脸，脸上笑，心里笑，笑得合不拢嘴；我認為相愛的人，心永遠是熱烈的，不會只停留在寫的信上，而行动則是另一样。世界上只有“这一个”才有这种特殊的感情，只有“这一个”才是特殊的关系，任何别的人都相形失色，都味同嚼蠟，都不可替代。相愛的人，永遠不會有你不多，無你不少，永遠不會冷若冰霜。

有时候，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，冤枉了柳其畅，柳其畅才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，我想象的相親相愛心心相印的夫妻關係，太理想化了，它只存在於電影和小說裡。

很快，我又于心不服了，得問問我的友人。省二监狱友王抡揎，解放前中央日报总编辑，七十年代中期以戰犯身份釋放到社會，在市政協參事室上班。听了我和柳其暢各睡一个被窝，這個七十歲的老人大吃一驚。这怎麽可能？年輕時，妻子要求我放她一夜假不要抱着睡，我说没门！我问初中同学来传真，你说你们胡老师很爱你，有何根据。答曰：看见我就开心，马上抱住我拼命亲，哪怕当着他的母亲。想到我的父母，他们的相爱难道有丝毫金钱权势的介入和得失利害的参与？

我像个讨饭的，向人们讨答案。讨到的答案与我大同小异，我又非常迷茫了。

七九年夏初，老柳約我到枇杷山相見，这里曾经是我梦想的新生活的起点，我们第一次在此約會。昔日留下的脚印，我们的身影，热烈的交谈，落了打火机，掉了凉鞋，被民兵盘问，都在这里留下印記，都借助这个公园保留在心里。這里是我倆重温旧梦的最佳之地。现在，我俩在此努力修补，重建面临挑战的婚姻。

那天，老柳破天荒第一次讲了一句良心话：“家贞，我对你不起！”我被这句话完全融化，忍住要哭出来的眼泪，抖抖地问：“什么地方对我不起？”他说：“物质和精神两方面。”我感动得无以复加，这句话就够了，百分之百地够了。柳其暢不愧為不可多得的聰明男人，他理解我的心。二十二个月来，我天天在想念他，二十二个月来，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我马上痛哭流涕跟着他回到了红星亭坡。

我作了个空前正确的决定，决定做母亲。三十八岁的我，决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我的“相似形”。

这是一个受尽苦难的女人所可能有的最光辉灿烂的梦，她代表了一代身遭厄运女人们坚不可摧的意志，代表了一代被葬送青春前途的女人们创造生命奇迹的理想，代表了一代善良女人绝顶的智慧和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精神。

可是，我不得不认命，一生中，我没有一件事是一帆风顺的，那怕起初一帆風順，轉眼間也會變得波濤滚滚。

怀孕是一帆风顺的，一承接到雨露，便馬上開花。可是，正因为太一帆风顺才变得很不一帆风顺。老柳觉得是不是我先跟别人揣上了，才赶快回他的家掩盖，要不然怎么一句“对不起”的话，齐家贞就扑趴跟斗地归来了。所以，得知我怀孕的消息，他并不高兴，不断地念叨：“怎么这么快呀，怎么这么快呀。”还写信给他弟弟说他根本不想再要孩子，只是扭不过齐家贞。这些都令我很伤心。

别的女人怀了孕，丈夫喜进喜出像喝醉了酒，老婆立即身价百倍重点保护。我没有这个福分，也不存在这份奢望，我是一棵小草，自生自长，不必特意关照。反正这个孩子我是要定了，我也该要，没有结过婚，没有生过孩子，有资格从政府手上申请到一个指标。

孩子很会长，不到三个月，已经很出怀了，有人说可能是个双胞胎，我听了很害怕，一个，尚且不知道怎么带，带不带得好，两个，要是把他们带死了怎么办？很快，肚子好像原地踏步不大长了，倒是我本人在不断地消瘦。原来是营养跟不上，孩子在同我争养料。我一心盼望生个女儿，我喜欢女儿，老柳说他想要个女儿，我故意同他作對，偏说我想生个儿。 

想来我是不舍得割断与和平路这个家的关系，人嫁了过来，粮食户口都还在那里，一直没有迁，每个月都是回家拿粮票，再交给老柳。那时候仍是三分之二细粮，三分之一粗粮搭配。女人怀了孕，嘴就刁起来了，像我这个除了狗屎不吃什么都吃的女人，现在也开始不想吃面条粗糧之类的食物，只愿意吃白米饭，最中意米粉。本来，这点由于怀孕带来的小变化，算不上出格。但是，老柳生气了。

当时，我是在电视大学上班，每日早午两餐在伙食团打饭吃，间或上食品摊吃米粉，用的都是细粮票，剩下来交给老柳的几乎全是粗粮了。

那天早上，我交粮票给老柳时，发现一两细粮票都没剩下，全是清一色的粗粮，这就意味着我平时晚餐和星期日在家吃的白米饭都是他们三爷子的，他们帮我吃粗粮。我很过意不去：“这个月只有粗粮了，下个月我争取留些细粮。”老柳怒吼起來：“撞到你个鬼哟！”

怀孕不久，忘記为了件什么小事两人吵架，双方都很硬气，互不理睬，一句话不说，创记录地达一月之久。直到老柳的弟弟柳其达从武汉来渝探望父亲，住在这里，我俩才假装没事开始说话。其达就睡在楼下，刚才老柳的一声吼，他肯定听到了。

头晚，我在厨房洗手，听见老柳告诉他弟弟，部队给他落实政策时发了多少多少生活补助费。对我，他只得意洋洋讲过“派专人来”，“发新军装转业军人待遇”之类的话，从未提过什么补助费。今日大概是太兴奋说漏了嘴，忘记他在对我保密。我突然记起什么地方写了一串数字，就是他刚才告诉其达的。我快步上楼，它赫然写在日历上，我一直以为它是个电话号码。

我视钱财如粪土，但是，我重视夫妻间的坦白与真诚。

柳其畅今晨的一吼，使我这段时间的愤怒与羞辱积满了分，我再一次逃跑了。这次和我肚子里的孩子一起跑。

为了跑得顺利，我选择了他上晚班的清晨。走前，我环视了他一无长物的家，拿走了唯一值钱的东西——那部德国蔡司相机，是老柳以一百元低价从急需钱用的蒋忠泉手上买下的，就是它，為老柳在枇杷山公園給我家照相立了第一功。我留了张条子：“别惊慌，相机在我这里，我将卖掉它给孩子补充营养。”

两小时后，上完夜班回家的柳其畅赶到电大。那天上午，肖老师有事没来，父亲去区政协开会，就我一人在办公室。他气势汹汹地要我还相机，我说已经卖掉了，还不出。两人大吵，惊动了楼下的学生，班主席和团支书上楼劝架，柳其畅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她偷了家里的相机，你们的齐老师是个贼。”清官難斷家務事，兩個學生悻悻下樓了。

老柳突然走到我身边，抓住我左手腕上的手表狠狠一拧，表带断了，手表拽在他的手心里。这只上海梅花牌錶是因为我教书要掌握时间，借九十元买的，欠债刚还清。他挥了挥手表：“你不还我相机，我就不还你手表，很公平。”走了。

女人用錢很節省，灑淚很浪費。我伏在桌上伤心地哭了，被人报复当然是难过的。怀孕难道是刁嘴的理由，粗粮也应当吃呀。他吼了我，我要學會忍受，逃跑无论如何不是办法。何况，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哪能如此輕舉妄動意氣用事。想到将会有个孩子，自己一個人在外，怎麼辦，心里很惧怕。

那天是星期六，下午两点要给学生上辅导课，我借用肖老师的手表，带着这张苍白发肿的脸和刚刚哭过的红眼睛走进教室，走上讲台，开始大声上课。我忘掉了一切的不愉快，又全身心地沉浸在我的天堂里。

两周后，我通知柳其畅来拿相机，他还给我手表，我花两元钱换了根表带。我要他每月付二十元营养费，直到小孩出世，他只答应十元。口说无凭，有条为证，我要他写在纸上。他写到：“齐家贞所孕之子，如果确系我的后代，每月付营养费十元，以利孩子的健康成长。”

父母和四个弟弟这辈子算是碰上我这个大冤孽了，连累父亲坐長牢，两个大反革命整得全家一起陪葬，三十六岁才嫁人，四个月就跑回娘家去了。如果现在大着肚子又回和平路，那就要丢尽齐家祖宗的脸了。“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”，我齐家贞情愿死，也不能不要脸再回和平路了。除了柳其暢，我可以向任何人訴說苦情，請求幫助。趙劍秋收留了我和我肚子裡的孩子。

我住进了赵剑秋的家，這是她第二次幫助我，上次在她家自学高等数学。她的丈夫周一非还在坐牢，这个单身母亲不仅很孤独，还因为她的美貌惹人垂涎受人欺侮。她说：“有齐姐和我一起住，我日子会清静多了。”

剑秋的家在下半城的半坡上，每天我掂着大肚子得走一段陡峭的石梯上来，然后是一长段懒脚坡，到较场口搭车到观音岩，再走一段路才到电大。有一次，为了挤车，一个像“白雪公主”里的矮男人，冲到我的身前，头在我的肚子上擂过来擂过去，慌慌张张地不知要干啥。我怕他伤到我的孩子，狠命把他推得老遠，母狮般嚎叫：“你个混帐，瞎了眼呀！”为了安全，我常常干脆走路。

这段望而生畏的长坡路我是越来越无能为力，越来越力不从心了。每日早出晚归，回到剑秋家，一滴氣力也不剩下。我人越来越瘦，肚子还是日复一日慢慢长大，静下来可以感到小家伙在里面伸拳击腿，说不定还高興地在唱歌呢。站着，我已很难看见自己的脚尖，双腿从膝盖以下开始浮肿，难以弯腰，难以自己洗脚，连鞋跟都提不上了。剑秋代劳一切，洗脚，洗被盖，洗脏臭的袜子鞋子。她常常从上班处买些好吃的菜回来：“齐姐，这是我专门为你买的，你身体需要营养，尽量多吃，我们在餐厅里有吃的。”我感动，我惭愧，这些恩惠，或许我一辈子也无法报答。一位好友的儿媳妇尚且可以待我如亲人，我的丈夫为什么不能。我想起《巴黎圣母院》里爱尔梅斯的叹息：要是这颗心（敲钟人卡西莫多）跳动在他（心上人宫廷卫队长）的胸腔里，世界该有多么美好。

那天下班，剑秋带回一封信，一非告诉她，他的冤案已获平反，元旦前将回重庆自己的家。

剑秋苦尽甘来，她梦寐以求的团圆梦即将成真，我为她祝贺，为她高兴。但是，她家只有一个房间，我这个孕妇无论如何不能挤住在此了。

我又变成丧家之犬，一只怀了孕的丧家之犬。

想起早年，我们曾经如此无情猛批那些农民的“两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理想，认为这是小农经济自私狹隘的思想，低级庸俗眼光短浅。可现在想想，这是活人最基本的要求，无非是一点生产资料一点生活资料，靠自己的劳动，有个温暖的家而已。我现在有一份工，工资虽然很低，但是我有特殊的天才克扣自己，战胜自己的食欲，压缩自己的饭量，要不是有个孩子在肚子里，每个月有点钱买米买盐，我就可以活下去。时至今日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有个遮风避雨之地，这个最简单的愿望，在当时的中国，却是最顶尖困难的事情。生活已经教会我吃苦，我什么苦都能吃，吃下去并不以为苦，還以為生活的本味就是苦。只有一种苦我无法对付，那就是露宿街头，或者在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、轮船候客厅，这里住一夜，那里睡一晚，暫時幾晚我沒問題，幾個星期幾個月要我这样，那我就死路一條了。

我哭天无路，去哪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住处呀！想起蜗牛，它都比我强，要是没有背上的那个房屋，蜗牛怎么活呀。

下班后，我从电大慢慢走出来。天下着细雨，从办公室到观音岩的那段路被踩成一片黑烂泥，烂泥没有形状，水光从它的四面八方反射出来，像撒在黑绒上的碎银。我的心也被践踏得像滩烂泥，不成样子。所有的不幸，这个时刻都回到了我的眼前，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撑持得下去。

 我平生第一次那么专注认真，那么无比艳羡地观察每栋房子，从观音岩，七星岗，和平路走下去，无论那些房子多么陈旧残破，多么狭小丑陋，住在里面的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有钱无钱，无论两代混住还是三代挤居，都是幸福的，都比我有办法。揣着肚子里的孩子走啊，走啊，街灯亮了，房子里的灯也一盏跟着一盏亮了。电灯像光明的眼睛注视着我，没有一盏属于我。突然想起监狱里的小监房，老天爷啊，你就是给我一个小监房我也感激不尽，我就有地方生孩子，有办法活下去了。

走回剑秋家，还是一筹莫展。我对剑秋说：“你不要担心，我一定在一非回来前搬出去。”

所有的朋友再次在我脑海里电影镜头般过了一遍，还是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收留我。我走投无路，为了孩子，有违本心，我低声下气要求老柳接我回去。

“公鸡屙屎头节硬”，重庆人经常这样说。

二月中旬，學生們正在準備期末考試，我上完最後一節輔導課。通知他们：“留三天時間大家查漏補缺，有問題請上樓，我在辦公室裡等。” 可是，那天以後，沒人能找到我。下课后，我坐在椅子裡休息，再沒有氣力站起來。我生病了，只好提前下班回紅星亭坡。
正值春节，吃了几个汤圆，我腹泻不止，肚子巨痛，孩子在里面劇动，她同我共患难。终于宣布：“新妈妈，我等不及，要提前出来了！”我對老柳惊叫：“哎呀，血流出来了！”其实是破了羊水。

赶快进医院。俗话说“儿奔生，娘奔死”，当妈并不很容易。

拉肚子已经好几天，见我太衰弱，護士立即給我输氧，還打了一针镇静剂让我先睡，有了氣力才生得出孩子。

我沉进了大海里，肉体变得很轻很轻，轻得没有重量，在海水面上飘来飘去；意识一會兒淡薄，淡薄得幾乎不存在，一會兒沉重，沉重得坠入海底。身心忽儿平静舒畅，忽儿呼吸困难，好象灵与肉在打架，纠缠一起互不相让，一切都是乱糟糟的。我醒了一下，被声浪包围，只听见护士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一个日本男电影明星，声音大得像在菜市场同农民争价钱。我心烦意乱，昏昏沉沉又睡了过去。不知不觉中，第二次醒来，一个护士正在讲她的丈夫五个脚趾头一样长，你们说稀奇不稀奇，其余的护士哈哈大笑，不稀奇，不稀奇，还有人五根手指头一样长的呢。唉，她们全然不顾病人的感觉，好像不知道医院需要安静。

疼痛仍在继续，孩子还在肚子里，想来她肯定也不好过。睡了一阵，我有点气力喊叫了：“我痛得要命，快点把我的娃儿拿出来哟。” 她们不理我，还在哄笑。我加大音量再叫：“我三十九岁生头胎，没得气力自己生，要求剖腹产，请医生给我开刀。”护士们突然停下来，一个护士惊奇地问：“啥子？你三十九岁生头胎，啷个不早点说？”我万般无奈：“病历上都写了的，你们又不问我。我要求做手术，把娃儿拿出来。”有个护士很干脆：“不行，太晚了，娃儿已经下去了。”我不甘心，繼續恳求：“不怕，帮我开刀吧，开死了不要你们负责。”

这句话很坏，不该出自母亲之口，可当时孩子死我死我都不在乎了，只图快点脱离苦海（可见，母亲也并非时时伟大，事事伟大，有时候也很平凡甚至很自私）。那个护士生气了：“你是啥子职业？”知道我是教师（幸好我没说是电大）。她教训我：“还是个教师。教师怎么这样不讲道理。开死了不要我们负责，但是，我们要负责。不行，现在不能剖腹产了。”

还是一位老护士好，见我面容憔悴、双目深陷，奄奄一息的样子，坐到了我的身边。她靠近我的耳朵柔声细气地说：“你不要紧张，任何一个做妈妈的女人，都要经历这个过程。”她这句普通而很有意思的话，使我睁眼看了看她。我看见一张洁白慈祥的脸和一双充满母爱的眼睛，烦躁的心顿时鬆弛下来，感到有了力量，有了依傍。我感谢地朝她点点头。她接着说：“到时医生可能会给你剪一刀，帮助婴儿快快产出。”听了这话，我心一紧，赶紧睁开眼睛求她：“请你告诉医生，一定要打一针麻药。”她笑了，安慰我说：“不要怕，困难就会过去的。”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种紧急关头是顾不上打麻药的。

困难，困难，困难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困难真的过去了。就这么快，这么神奇，一切痛苦马上消除。

一个新生命和着血污，肚脐上留着一段丑肠子，两个小拳头握得紧紧的，闭着双眼，脸涨得通红，张大着嘴正在啼哭。护士把她举到我面前：“你生了个女儿，五斤四两。”

女儿！呵，太好了，我想要的就是女儿。小时候我就说过，当女娃儿好，可以穿裙子。谢天谢地，过去受的一切罪都有了回报，我心存感激。那天是八零年二月二十七，我上午九点半入产房，五个小时后产下了她。我与老柳早已商定好了她的名字，无论男女都取名柳欣。欣是欣喜与欣欣向荣的意思；柳欣与“留心”同音，意即做人要小心，不要像爸爸当右派，不要像妈妈当反革命；柳欣又与“流星”同音，喻人生短暂，应奋发向上，做个德材兼备的人。

尽管是寒冬，我仍大汗淋漓，头发湿透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，我筋疲力尽，人瘦得肚皮贴背脊，无力地闭着眼睛。

护士把我从产房推出来，我直挺挺地睡在床上像个死人，听见等在门外的柳其畅第一次那么深情地叫了一声“家贞” 。

我羡慕同房的几个产妇，刚生出了孩子就精神抖擞元气十足地向亲友讲述生孩子的全过程，她们不仅比我年轻，而且多数是营养过剩，生了孩子之后，还是肥头大耳腰粗膀圆，似乎还留有一个孩子在肚子里，哪像我这个瘪了气的球，一息游絲連著命。

很快，父亲和弟弟们都先后来医院看我，三弟治平和女友李承兰也来了，她是个非常热心勤劳的漂亮姑娘，全靠她和她的外婆想得周到，赶着帮小柳欣做了几套婴儿服和一床小棉被，真是及时雨，因为是早产，我自己一点没准备。大家一致赞揚我有本事，三十九岁生头胎，居然不用剖腹。

临走前，老柳把一包被血污弄脏的衣裤交给小李让她洗。我认为如此私人的脏东西，是我们自己的事，我动不了，理应老柳洗，怎能让人家代劳。我对老柳说，这样做不妥当。他愤怒起来，在小李后头吼叫：“不妥当，不妥当。小李！回来！”我实在没有力气，否則非同他吵一架不可。

医院规定，小孩满三天才允许同母亲见面并开始喂奶。护士每天上下午两次推着长车到產房，上面一个挨一个整整齐齐放着襁褓里的婴儿，分发给急不可耐的母亲們。一些性急的，哪里等得住漫长的三天，第一天，第二天，就纷纷要求“只看一眼”宝贝孩子了。我睡在那里，安静得出奇，既没想到要看女儿，连翻个身都不愿意，因为一动就是一身汗，就是一连串的喘息。痛苦虽已解除，人还是极度虚弱。

第三天，到期了。早上九点半，老柳还没到医院，也就是说我还未吃早餐，肚子空得发慌。值班护士按惯例，依床位把孩子一个一个递到母亲手上。看见她捧着柳欣朝我走来，惊慌失措的我，拼命朝她摆手，连呼：“我不要，我不要！”护士在一半路程上停下来，不解地望着我，弄懂我的意思后，她把柳欣推回了嬰兒室。这位护士很生气，她要惩罚这个坏母亲，绝无仅有的坏女人。

我当然想见柳欣，想看看她长得怎麼樣，究竟像谁。眼睛嘴巴像爹像妈都行，反正都不错，鼻子一定不要像我，蒜头鼻子最丑，老柳说身材一定要像他，直直的，驼背的妈妈最丢分。可是，护士把孩子抱给你，并非光让你看看鼻子嘴巴什么的，而是要你自己坐起来，抱住她，喂她奶，誆她睡，两个小时之后才接回去。不像別的產婦，老有人在一旁相幫，我人單影只，屁股上缝了针，根本坐不稳，双手无力，拿杯水都在发抖，哪里抱得动一个孩子。万一手一软，孩子掉在三合土地上，摔死了怎么办。何况，七个半月的早产儿，不知有多么娇嫩，我怕一口气呼重了，都会把她生命的嫩芽摧折。后果实在太可怕，我不敢见她。

第四天不见柳欣的影子，第五天还不，那個護士懲罰我過度，老柳憤怒了，去办公室大发雷霆，欣兒这才被释放。

看着抱在老柳手上的女儿，满腔激情在我心中升起。我相信，全世界所有的父母，当他们捧着这不满一尺的新生命时，都好像捧着一轮光辉的太阳，捧着天才，捧着希望！我相信，当我刚出生被我的父母捧在手上时，他們也一定和我一样，绝不会想到，这个女孩子二十年后将沦为一名苦囚。那不是人生，那是权力对人类残酷的扼杀。

亲爱的女儿呀，但愿你健康美丽，聪明正直。并且，绝对绝对，不再重复你母亲的厄运。

因为不足月，女儿老是睡觉，很難看到她睜著眼時的模樣。当我第一次给她喂奶时，她咬着奶头，閉着眼睛，不慌不忙，一口一口沉稳有力地吮吸奶水，那是一种欲望，一种信赖，一种向親力。我相信她不会夭折。

我每日早中晚三餐，每餐吃六个煮荷包蛋，每天十八个鸡蛋度日，成了个吃鸡蛋的专业户，相信也是个拉鸡蛋的专业户。据说，每人每天最多吃两个鸡蛋，超过了就是浪费，就会被排泄出来，每天吸收兩個，拉十六個雞蛋出來，還不算拉鸡蛋专业户？这一次与上次人工流产不同，那次是鸡蛋也难得吃上一个，这次是创日平均吃鸡蛋的世界记录，因为这次家里鸡蛋过剩，我所有的亲友（奇怪，他一个也没有）得知齐家贞产下千金的消息，不约而同都送鸡蛋，每人五十三十不等，一下子收到六七百个。那時候的人家沒有冰箱，雞蛋不能久放，于是全家總動員，以我為主，以吃雞蛋為生。這真把老柳好死了，一来简单，二来省钱，他落得顿顿煮鸡蛋营养我，培養我成為吃雞蛋大王。

哪怕我从小到大对鸡蛋情有独锺，聞到香味都讓我神魂顛倒，哪怕我从小到大对鸡蛋产生过多少美妙的憧憬，愛上了與雞蛋有關的一切，我爱小黃雞娃，爱煎雞蛋變成的金黃颜色，但面对如灾难涌来的鸡蛋，就象弦绷得太紧要断，人高兴得过分要疯，一切事情都有个度，吃鸡蛋过度，就是吃鸡屎，就立即要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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